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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赵栋祥

摘　 要　 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个体囤积数字信息的现象愈加普遍。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引起国内外不同学科的

关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领域。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指导原则和研究过程,广泛收集多源研究资料,对 27 份访谈

资料和 7 份网络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理论饱和度检验和文献比较几个阶段,最
终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 结果表明,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是个人的

数字囤积行为基本特征;情感依恋、实用价值、感知控制等九个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

数字囤积行为产生和发展;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后续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要素生产力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 研究

结果深化了图书情报学科视域下数字囤积现象的理解和研究,有助于指导个体的数据管理活动,帮助应对信息过载挑

战,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效率提升和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 图 2。 表 3。 参考文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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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hoarding
 

books hoarding
 

masks etc.  but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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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as
 

data
 

hoarding virtual
 

hoarding digital
 

hoarding etc.  
 

is
 

a
 

new
 

phenomenon
 

and
 

a
 

product
 

of
 

the
 

digital
 

age.
 

In
 

the
 

digital
 

era
 

and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phenomenon
 

of
 

individuals
 

to
 

hoard
 

digital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Personal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PDHB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is
 

a
 

new
 

field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This

 

paper
 

wa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process
 

of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in-depth
 

interview
 

text
 

of
 

27
 

interviewees
 

and
 

7
 

pieces
 

of
 

Internet
 

data
 

thoroughly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Strauss
 

&
 

Corbins
 

grounded
 

theory 51
 

concepts
 

and
 

15
 

categories
 

were
 

extracted
 

by
 

open
 

coding and
 

3
 

main
 

categories
 

were
 

generated
 

through
 

axis
 

coding the
 

antece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DHB and
 

the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DHB
 

was
 

initially
 

constructed
 

through
 

selective
 

coding.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DHB
 

in
 

big
 

data
 

environment
 

was
 

further
 

improved
 

through
 

continuous
 

comparison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such
 

as
 

cognitive
 

behavior
 

model
 

of
 

hoarding
 

disorder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digital
 

hoar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DHB
 

are
 

excessive
 

acquisition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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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囤积行为由来已久,比如囤积粮食、囤积书籍、囤积口罩等,但数字囤积(又称数据囤积、虚拟囤

积、数码囤积等)行为却是一个新现象,是数字时代的产物[1,2] 。 大数据环境下,组织和个体的数字囤

积行为表现得更加明显[3,4] ,数据和信息在日常工作、学习、娱乐等各种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人
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与数据、信息交互。 由此,人们获取、创建和存储了大量多源且异质的数字形态

的数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被囤积的多源、海量、异质、非结构化的数据就构成了“个人大数

据” [5] 。 由是观之,数字囤积研究对信息资源管理、数字治理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已经引起国内外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如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信息系

统、传播学和图书情报学等[6] 。 然而,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针对数字囤积行为的理论探索尚处于起

步阶段,尤其是缺乏基于行为整体视角(不局限于行为自身,还包括行为前置因素和后续结果)对中

国情境下的个体数字囤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而是注重研究样本的代表性

和典型性)。 鉴于此,本文在广泛收集多元资料的基础上,尝试通过扎根理论,构建“个人的数字囤积

行为理论模型”,进而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三个方面对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进行系统性解读和

分析,旨在探究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模式,剖析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规律。

1　 研究综述

数字囤积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定义尚未被统一界定,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自身观

察、实践和研究,尝试明晰数字囤积的概念、探索数字囤积行为机理和心理机制、探讨数字囤积的潜在后果。
在学术界,第一次对数字囤积做出明确定义和细致研究的文献刊载于 2015 年出版的 BMJ

 

Case
 

Reports①上,该文系统刻画和分析了第一个数字囤积案例,详尽描述了个体的数字囤积行为(主要是数码

照片)。 文章指出,当一般的数字囤积行为跨越了干扰生活其他方面的界限时就是病态的,是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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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MJ
 

Case
 

Reports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病例报告库以及简明的同行评审病例报告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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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囤积障碍,即数字囤积障碍[7] 。 除了来自精神病学领域的临床病例报告,心理学者对个人的数字囤积

行为,尤其是工作场所情境下员工的数字囤积行为进行研究,认为数字囤积是指电子邮件、照片、文件和

软件等数字资料的过度积累,并基于开放式问卷揭示了数字囤积行为动机和潜在后果[8] ,还进一步实施

了关于数字囤积行为的较大规模社会调查,证实了数字囤积行为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性[9] 。 而计算机

科学人机交互领域则将数字囤积视为一种数字数据保存倾向,即积累大量数据或数字物品且很少删除,
尽管这些数据通常没什么价值,但在囤积者看来却具有特殊的情感和实用意义[10] 。 值得注意的是,基
于数字数据保存视角的数字囤积研究对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剖

析了数字设备、数字化交互和数字存储等信息技术对个体数字囤积的影响,认为数字囤积是指无论数

字内容的用途如何,它都会被获取或存储,并且无法丢弃或有效管理,从而导致数字物品杂乱的累

积[11] 。 此外,新闻传播领域也关注到了数字囤积现象,将其视为错失恐惧症的数字表现形式,指出数

字囤积是数字时代由于保存、收集大量数字数据的需要,却不考虑这些数据的必要性而产生的[12] 。
我国学术界对数字囤积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图书情报学领域。 由于和用户行为

具有天然关联,数字囤积行为研究呈现出心理学和图情学科的交叉趋势,但二者各有侧重。 心理学领

域侧重对数字囤积行为的心理测量(早期主要是国外量表的翻译汉化,现已初步开展中国情境下的

量表编制工作) [13,14] ,以及行为背后认知、情感和动机等心理因素的探讨[15] 。 图书情报领域以数字

信息资源为核心研究要素,这与数字囤积本质契合,初步研究成果包括对国内外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相关研究进行综述[6] 、探索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形成机理[16,17] 和影响因素[18] 等。 个人的数字囤积

行为与个体的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所处情境、数字信息类型密切相关,但是,目前图情领域个人

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缺乏统筹不同特征人群、不同情境和不同信息类型的整体视角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数字囤积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笔者发现当前数字囤积行为研究具有

以下特点。 ①对中国情境下数字囤积现象的研究不够。 数字囤积是一个新现象,与数字时代孕育的数

字信息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数据意识的增强,使数字囤积趋势更加明显。 中国是

一个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化程度发展成熟又具有独特国情民情的大国,是绝佳的数字囤积研究

场,但现有研究对中国情境下数字囤积行为的探索和挖掘明显不足。 ②数字囤积行为的理论发展不足。
现有的数字囤积研究主要集中在病例分析报告、问卷调查、案例研究、量表开发、量表汉化与验证等方

面,对数字囤积的理论发展不足。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囤积研究的发展历程较短、数字囤积的质性研究较

少。 ③数字囤积行为研究的整体视角较为欠缺。 现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缺少对不同群体的综

合考察,且研究内容较为分散,缺少对数字囤积行为的特征表现、影响因素和潜在后果的整体探究。 因

此,本研究立足数字信息时代下大数据信息环境和中国情境,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对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进行系统性探索,从而构建一个关于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整体性研究框架或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般认为,对于一个研究不足、理论欠缺的新兴领域,先进行质性研究,再以质性研究的探索性成

果为基础开展量化研究,是一条相对稳健的研究路径[19] 。 其中,扎根理论是较为系统、应用最广的质

性研究方法[20] 。 因此,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利用扎根理论对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展开系统性探索。
扎根理论强调从原始数据中生成和发展理论,以建构理论为主要宗旨,能够契合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098



赵栋祥: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2024 年 1 月　 January,2024

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扎根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既有非常规范的研究程序,又要根据研究进展进行动态调

整。 基于以上对扎根理论的讨论和分析,本文的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产生研究问题、数
据收集、数据分析、理论建构、理论阐释,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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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

(1)研究问题的凝炼对科学研究,尤其是扎根理论研究至关重要。 抱持着对大数据影响下的数

字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兴趣,通过对数字囤积实践和现象的观察、对数字囤积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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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对实践与文献的不断比较,研究问题逐渐清晰:①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基本特征,即从是什么

(what)角度剖析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典型表现或特质;②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置因素,即从为什

么(why)角度分析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产生原因;③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后续影响,即从怎么样

(how)角度探讨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后续结果。
(2)研究问题产生后,笔者进入研究情境广泛收集数据,数据来源渠道包括访谈、观察、问卷、网

络、研究笔记等,做到了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相结合、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相结合、客观数据与主观数

据相结合。
(3)数据分析,即对数据进行实质性编码[21]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使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思

想和方法。
(4)理论建构,即对数据进行理论性编码[22] ,主要分为理论初构和理论完善两个阶段。
(5)理论阐释,即对建构的理论模型进行阐明陈述和解释,主要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

视角展开。

2. 2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遵循理论性抽样和理论饱和原则收集数据。 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大类:半结构化访谈资

料和网络数据。 其中,访谈是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网络数据作为访谈资料的有益补充,包含网络新

闻报道和网络用户生成内容。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对参与者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 要求访谈对象有一定数据拥有

量,有一定数字技术(如智能手机、互联网等)使用经历,在中国大陆地区居住生活。 为使访谈提纲具

有较高信效度,在正式访谈之前,先进行了预访谈。 预访谈的具体过程是:使用初步拟定的半结构化

访谈提纲对三位具有丰富数字信息体验的个人进行访谈,然后根据其反馈建议及笔者观察与分析,对
预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用于正式访谈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2019 年 10—12 月,陆续有

27 位受访者(P1—P27)完成正式访谈,其中,男性 16 人,女性 11 人;年龄集中分布在 21—30 岁之间

(共 21 人),4 人年龄在 31—40 岁之间,20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各有 1 人;27 位受访者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城市,具有多种学历背景。

由于时空限制,除四次访谈采用面对面方式外,其余访谈均通过电话或微信聊天的方式进行。 在

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进行全程录音,对微信聊天内容进行保存记录。 最终整

理形成 27 份访谈资料。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和样本选择依据的是科宾等[20] 和孙晓娥[23] 关于扎根理论抽样的论述和要

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①在资料收集的初始阶段,采用开放性抽样,即招募不同地域、学历、
年龄,尤其是不同职业状况的受访者进行访谈,希望获得尽可能丰富的关于数字囤积体验的描述。 在

此阶段,笔者注意到,由于硕博士研究生、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数据密集型行业)接触、
产生、处理和使用数字信息的数量更大、频率更高,其数字信息体验明显比其他群体更丰富。 ②在资

料收集中期阶段,基于关系性和差异性抽样原则,笔者有针对性地挑选硕博士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

大学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并增加了女性受访者数量,以平衡男女比例、减少男女思维和行为差异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 ③在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序化整理、编码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个人的数

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随后在资料收集后期阶段,笔者依据区别性抽样原则,招募那些有助于修正和

完善理论模型的样本对象进行访谈,主要包括之前访谈中没有涉及的人群,如工人、个体工商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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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酒店后勤人员等。
此外,研究者还搜集了与数字囤积相关的网络数据作为扎根分析的补充资料。 网络数据来源于

搜索引擎、知乎等在线社区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经过搜索、查看、比较和评估,筛选出与“个人

的数字囤积行为”相关的网络数据共七份,包括网络新闻报道和用户生成内容,编号为 N1—N7。 其

中,网络新闻报道指专业新闻媒体机构对中国数字囤积者的采访和报道,选择的是聚焦典型个体、而
非泛泛而谈的关于数字囤积的整体社会现象的采访和报道;用户生成内容指中国网络用户在网上分

享的自己或周围人的关于数字囤积的感知和体验,其表现形式既包括文本,也包括图片、视频。 总之,
无论是网络新闻报道,还是用户生成内容,都要包含关于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感知和体验的丰富细节。

本研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原则和要求,数据收集与分析交替往复、持续比较。 研究者每完成一

次访谈或每检索到一份网络数据,就随即进行数据整理和编码分析,并不断在数据与数据、数据与编

码、编码与编码之间进行比较,直到没有新的概念、类属及其关系出现。

3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3. 1　 三级编码过程及理论饱和度检验

3. 1. 1　 开放式编码

笔者采用手工编码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通过对收集到的原始访谈资料和网络

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经过贴标签、现象摘要、形成概念和提炼范畴四个步骤进行开放式编码,经过不

断概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持续比较过程,最终共抽取出 51 个概念和 15 个范畴(见表 1)。 由于开放式

编码工作量大,涉及大量原始材料中的参考点及其编码分析内容,囿于篇幅,此处仅例举部分编码过

程(见表 2)。
表 1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　 　 畴 概　 　 念

B1 情感依恋 A1 回忆纪念,A2
 

拟人化倾向,A3
 

情感表征

B2 实用价值 A4 证明,A5
 

弥补记忆不足,A6
 

长期保存

B3 信息分类缺陷 A7 不擅分类,A8
 

组织政策缺失,A9
 

分类整理麻烦,A10
 

分类标准不一

B4 信息决策缺陷 A11 获取决策缺陷,A12
 

删除决策缺陷,A13
 

比较决策缺陷

B5 行为回避 A14 回避分类,A15
 

回避删除,A16
 

回避杂乱,A17
 

回避焦虑情绪

B6 人类习性 A18 记录保存,A19
 

喜爱免费,A20
 

为未来做储备

B7 感知控制 A21 信息占有欲,A22
 

失去之后果,A23
 

害怕删除

B8
 

感知责任 A24 职业要求,A25
 

自我发展,A26
 

妥善保存

B9
 

数字存储感知 A27 数字存储成本,A28
 

数字存储空间,A29
 

数字存储优势

B10 过度获取 A30 大量获取,A31
 

倾向于多保存,A32
 

以防万一,A33
 

超过所需

B11 删除困难 A34 删除成本高,A35
 

删除嫌麻烦,A36
 

忘记删除,A37
 

删除频率低,A38
 

被动删除

B12
 

堆积杂乱 A39 自然堆积,A40
 

信息繁杂,A41
 

不易查找

B13 信息安全 A42
 

个人隐私风险,A43
 

组织信息安全,A44
 

云端数据安全

B14 要素生产力 A45 信息系统运转,A46
 

做事效率,A47
 

信息使用便利性,A48
 

时间与任务管理

B15 心理健康 A49 心烦意乱,A50
 

增加焦虑,A51
 

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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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开放式编码过程

原始资料(概念) 范畴化

P3:照片大约有 40G,有一个专门的硬盘,存着吧,留个纪念,没什么价值,是一个回忆吧。 (A1
 

回忆纪念)
B1 情感依恋

P1:还有些照片是防止自己忘记,它们包含了某些重要事项或信息项。 (A5
 

弥补记忆不足) B2 实用价值

P18:我的分类标准是会变的,同一份文档可能在我的电脑里存了好几份……有时候可能同一

性质的会放在不同文件夹里。 (A10
 

分类标准不一)
B3 信息分类缺陷

P8:在收集史料过程中,很多时候在界定有用还是没用时,其实是会纠结的……干脆就都弄进

来了。 (A11
 

获取决策缺陷)
B4 信息决策缺陷

P18:我习惯把文件和文件夹放在电脑桌面。 虽然桌面上放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最近用的只有

这个(文件夹),所以也还好。 (A16
 

回避杂乱)
B5 行为回避

N6:每个人都有囤积的倾向,只是轻重不同、占有的东西种类不同而已。 人类亿万年的进化在

人性中种下了一个为未来做储备的基因。 (A20
 

为未来做储备)
B6 人类习性

P16:有时候不是信息太少了,而是信息太多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信息,太多了就成了

羁绊和累赘,但人就是占有欲强呀。 (A21
 

信息占有欲)
B7 感知控制

P6:保存是职业要求,不能删除,后续证监局有可能来检查。 必须保存十年,纸质的、电子的都

要保存,要对照的完全一致。 (A24
 

职业要求)
B8

 

感知责任

P2:以前信息保存的成本相对较高,现在保存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保存似乎不用费力,
默认保存就好了。 (A27

 

数字存储成本)
B9 数字存储感知

P13:我电脑里面有好多电子文档、电子书,尤其是教程类的,我好像都只是下载下来了,还没

有看过,估计以后也不会看。 (A33
 

超过所需)
B10 过度获取

P14:我手机 128G,出现过内存不足的情况,主要是缓存视频……当内存不足的时候,会删除

一些缓存视频,清理下手机相册。 (A38
 

被动删除)
B11 删除困难

P5:微信收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最多的时候,可能大约有两百条,没具体数过,反正挺多

的,会有点乱。 (A40
 

信息繁杂)
B12 堆积杂乱

P16:其实这个东西还挺困扰人的,我觉得主要是有好多私密内容……觉得不安全,担心被泄

露了。 反正我觉得这种危险还挺大的。 (A42
 

个人隐私风险)
B13 信息安全

P12:如果手机里有很多不常用的东西,我会感觉每次找东西、找软件很费时间。 手机里都是

经常用的,比如我会在买东西付钱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付款码。 (A47
 

信息使用便利性)
B14 要素生产力

N2:这些东西太多了,让我一看就没有好心情,让我觉得有压力,让我焦虑。 (A50
 

增加焦虑) B15 心理健康

3. 1. 2　 主轴编码

根据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特性,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获得的 15 个范畴进行归纳聚类,最终形成

三个主范畴———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因(C1)、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表现(C2)、个人的数字囤积行

为后果(C3)。
3. 1. 3　 选择性编码

通过对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前因、表现和后果这三个主范畴进行反复比较和分析思考,发现各

主范畴都围绕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展开,因此将“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确定为核心范畴。 由此,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是:在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受到数字信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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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个人认知、心理和感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个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数字囤积行为特征(包括过

度获取、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潜在后果(例如信息安全、要素生产力和心理健

康问题)。 以此故事线为基础,本文初步归纳和梳理出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理论

基础。
3. 1.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达到理论饱和度是判断何时停止理论性抽样的标准。 笔者再次使用新的数据资料进行理论饱和

度检验,新一轮的编码结果并未出现新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范畴之间也没有产生新的关系结构,说明

上述理论检验已达到饱和。

3. 2　 基于文献比较构建理论模型

根据扎根理论的要求,还需将初步建构的理论与已有文献、既有理论进行相互比较、取长补短,继续

丰富和完善理论。 通过将传统的囤积研究(尤其是囤积障碍的认知行为模型)、数字囤积的既有文献或

理论与初步构建的理论进行比较,最终获得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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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

社会个体行为的发生,必然与个体所处情境、自身角色密切相关,因此对社会个体行为的真实了

解、描述与解释,不应忽略行为背景因素的影响。 在探析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时,一定不能忽视行为

产生发展的信息环境。 大数据时代和泛在数字信息环境是不可忽视的时代和环境,个人大数据挑战、
数字设备普及、数字和网络服务的繁荣、廉价且接近无限的数字存储等是其主要特征,这些自然会影

响个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交互,数字囤积行为也不例外。 此外,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也是

在探析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时需充分考虑的因素。 例如年龄和代际差异在理解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原住民在数字囤积方面的态度和行为,与较少使用数字设备和互联网络、拥
有较少数字信息量的人群(如老年人等)是截然不同的。

4　 模型阐释和研究发现

本文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思路分别阐释和分析该理论模型,旨在全面探索个

10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五十卷　 第二六九期　 Vol. 50. No. 269

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基本特征、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以期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4. 1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基本特征

如扎根分析和理论模型所示,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数字信息的过度获

取、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
第一,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B10)是数字囤积行为的首要特征,指个体为以防万一或为将来做准

备倾向于多保存甚至全保存数字信息,致使获取的数字信息数量超过当前所需。 考虑到数字信息可

用性、可访问性以及相对较低或可忽略不计的成本,数字信息的获取概率和速度显著高于其物理对应

物。 因此,在大数据和数字信息环境下,大量获取(A30)或创建数字信息的现象相当普遍。 本研究发

现,倾向于多保存(A31)也是数字信息过度获取的重要表现之一。 如受访者 P2 谈到,“如果手机容量

允许,我还是倾向于都保存下来”。 也有研究发现,“尽可能多地保存信息,成为信息富有者”,是网络

浏览中偶遇信息保存行为的重要动机之一[24] 。 此外,以防万一(A32)指由于担心网上页面或资源消

失,或在无法上网时无法访问,因此下载和保存大量网络信息内容到个人的数字存储空间;抑或在遇

到某些数字信息时,把觉得未来有用的数字信息保存下来,防止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 在获取数字信

息过程中,许多人会高估自身信息需求和信息处理能力,导致信息获取超过所需( A33)。 事实上,受
访者很难说清楚他们获取数据的潜在价值或未来效用,因为存储的成本很低,又担心很难再次遇到,
与其耗时耗力地评估数据有用性或价值,不如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甚至是全部数据。

第二,数字信息的删除困难(B11)是数字囤积行为的又一特征,指个体在清理删除数字信息上表

现出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许多受访者都提到由于成本因素而没有删除数字信息(A34 删除成本高),
具体而言,删除数字信息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认知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此外,在个人大数

据背景下,许多人认为删除数字信息是件麻烦事(A35 删除嫌麻烦),存储和保留数字信息的便利更

加强化了这种看法。 已有研究发现硕士研究生的网络学术信息保存行为符合最小努力原则,即用户

希望以最小代价、最省力方式获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信息资源[25]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获取或保

存的数字信息太多,再加上一直有新信息源源不断产生和捕获,对于有限的人脑来说,想要记住个人

信息空间中所有信息几乎不可能,所以忘记信息的内容甚至忘记某些信息是否删除或保存(A36 忘记

删除)的情况相当普遍。 有趣的是,大数据环境下人们的数据意识普遍增强,许多受访者表示自己很

少删除甚至不删除(A37 删除频率低)数字信息(或某种特定信息类型)。 随着积累的数字信息越来

越多,个人的存储空间可能无法满足当前存储需求,当数字信息堆积如山、繁杂混乱,或存储空间不

足、更换电子设备、无法忍受数字杂乱时,个体可能被迫清理和删除数字信息(A38 被动删除)。
第三,数字信息的堆积杂乱(B12)是数字囤积行为的另一重要特征,指个体对数字信息采取自然

堆积的做法,致使数据信息像杂物堆一样杂乱堆积、不易查找。 如前所述,个体对其数字空间及其数

据信息的管理遵循最小努力原则和省力法则。 在个人大数据兴起、数字存储便宜、数字整理麻烦的情

况下,许多人对数字信息采取自然堆积(A39)的做法,即新数据源源不断涌入数字信息空间,“堆”在

旧数据上,缺乏足够的分类和组织,更多依赖设备、系统或软件自带的分类功能。 同时,数字信息的过

度获取和删除困难会导致个人的数字信息繁多,甚至超出自身信息需求和信息处理能力,再加上数字

信息的自然堆积,将进一步加剧数字信息繁杂( A40)程度。 数字信息杂乱堆积的结果就是当用户需

要某个信息时,却发现个人数字空间中的信息过于繁杂,很难快速准确地定位和找到所需信息( A41
不易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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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获取、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这三个表现 / 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会

引发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删除困难也会致使数字信息堆积杂乱。 当个体获取的数字信息超过当前

需求、数字空间容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时,将阻碍个体的数字信息删除行为,同时导致个人数字信息的

自然堆积和杂乱无序;同时个体表现出的数字信息删除困难,将进一步加剧数字信息堆积杂乱。

4. 2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置因素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置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数字信息的价值、个人的信息处理缺陷、个
人心理层面和个人感知层面。
4. 2. 1　 数字信息的价值

本研究发现情感依恋和实用价值是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前置因素。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

本一致,个人的数字囤积实践既有情感成分,也有实用成分[10] 。 心理学相关研究指出个体会因数字

数据包含的个人和情感价值而产生对数据的情感依恋,保存数字数据作为证据和为将来所用也是个

体不愿删除数据而导致数字囤积的重要原因[8] 。
(1)数字信息的情感价值,简言之就是数字信息对个人在情感层面的作用或意义,如承载时光回

忆或唤起情绪的数字照片和音乐、记录孩子成长的视频等。 如果个体过分看重数字信息的情感价值,
形成某种程度的情感依恋,那么很容易产生数字囤积行为[8] 。 本研究发现数字信息的情感价值或者

说个体对数字信息的情感依恋(B1)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回忆纪念( A1)、拟人化倾向( A2)和情感

表征(A3)。
回忆纪念指个体借助数字信息表达对特定人、事、物或过去经历的怀念。 许多受访者表示,数字

信息的回忆和纪念意义是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 对于不想删除或保留数字信息的原因,“回忆”
“纪念”“留念”“怀念”等词语被多次提及;同时承载着独特情感依恋的照片和视频是用来回忆和纪

念的重要信息类型,成为常见的数字囤积对象。
拟人化倾向指将数字信息与个体做连结,赋予数字信息一定的人性。 已有研究证实了拟人化倾

向对物品囤积行为的影响[26] 。 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的延伸;数字时代使数字媒介

不止成为人的延伸,甚至成为人的一部分。 正如受访者 P7 所言,“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信息了,刷钱都

是微信,去哪里都是用手机,手机相当于钱包,有时候甚至相当于伴侣……尤其是那些小孩儿从小就

开始玩手机等各种数字产品,我觉得依赖性已经很强了……”
情感表征指个体认为数字信息象征某种情感体验。 无论是工作情境下产生的、代表着成就感和

满足感的电子文档,还是个人生活中象征着友谊和亲情的合照,都可能促使个人将它们保存和囤积起

来,如受访者 P2 对经过不懈努力完成有难度工作相关文档的保存、受访者 P8 对“与朋友合影、与重

要的人的合影”的全部保留。
(2)数字信息的实用价值,指数字信息在实践和功用层面带给个人的帮助和益处,如编码结果所

示,实用价值(B2)具体表现为证明(A4)、弥补记忆不足(A5)和长期保存(A6)。
首先,数字信息具有证明作用,这是个体囤积数字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受访者表示,数字

信息的证明或证据作用是其保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电子文件和电子邮件。 通过这种方式,数字数据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已完成工作、发送和接收任务的证据。 如受访者 P6 表示,“工作邮箱容量很

大,有 100G,这些工作邮件也不能删除,回头找都没法儿找,很多时候需要回头翻看查找……而且能

‘留痕’……证明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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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数字信息能够帮助弥补记忆不足,这也是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数字信息

的易于存取优势弥补了人脑记忆[27] ,便携式数字设备和廉价数字存储,以及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等

条件都促使数字信息能帮助人类弥补记忆不足。 大量电子邮件、文件等数字内容的保存可以形成

“数字记忆力” [28] 。 正如受访者 P17 所言,“随着年纪增大,人的记忆力逐渐衰退,数字信息能更好地

替代人脑储存记忆。”
最后,数字信息可以满足长期保存需要,这是个体囤积数字信息的另一重要原因。 个人的兴趣爱

好一般是稳定的,工作任务可能是长期性的,需要长期保存相应的记录信息。 如受访者 P10 谈到,
“大部分信息不会去清理,因为很多信息都是持久的,会经常用。 除非是那种只在短期内有用的,用
完之后才会删掉。 变化不大、比较稳定的信息都会保存下来。”
4. 2. 2　 个人的信息处理缺陷

除数字信息的情感价值和实用价值外,个人的信息处理缺陷也是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前置因

素,具体包括信息分类缺陷(B3)和信息决策缺陷(B4)。
信息分类缺陷指个体在数字信息分类整理上存在的不足,包括不擅分类( A7)、组织政策缺失

(A8)、分类整理麻烦(A9)和分类标准不一(A10)。 传统的囤积行为研究表明,信息分类缺陷也是导

致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29] 。 本研究中,在被问及数字信息整理习惯时,一些受访者直言自己不

擅长分类,不仅是数字信息的分类,其他物品也是如此。 此外,在工作场所,个人可能会产生和积累大

量数字信息,如果所在组织缺乏明确的信息管理政策,尤其是数字信息分类相关政策,很容易导致数

字囤积。 长远来看,制定和实施适合本组织的数字信息分类与管理政策势在必行,将有效促进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和数据要素自由流动[30] 。 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认为照片、文档等数字信息的分类整理

麻烦,单纯依靠信息系统提供的分类组织功能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因此个人可能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既不分类也不删除,或通过重复保存来应对主题的多元和分散。 同时,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数字

信息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持续,这也是信息分类缺陷的表现,很容易导致数字杂乱,加剧数字囤积问题。
信息决策缺陷指个体在评估和判断数字信息可用性、潜在价值和重要程度等方面存在决策能力

不足,包括获取决策缺陷(A1)、删除决策缺陷( A12)和比较决策缺陷( A13)。 传统的囤积行为研究

表明,信息决策缺陷是导致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29] 。 其中,获取决策缺陷指个人在是否获取、获
取什么以及何时停止获取数字信息等决策方面存在缺陷。 数字信息获取会影响后续的数字信息保

存、积累和整理等环节。 如前所述,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是数字囤积行为的典型特征。 如果个人在决

定是否获取、获取什么以及何时停止获取数字信息时存在障碍,很容易导致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和数

字囤积。 删除决策缺陷指个人对决定删除还是保留数字信息犹豫不决。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特征之

一就是数字信息删除困难。 当个人时常对是否删除数字信息犹豫不决,说明删除数字信息已经对其

造成困扰,随后结果大多是数字信息被保留和囤积,或一段时间后才不得已删除。 比较决策缺陷指个

人在比较和评估数字信息之间异同方面存在困难,如受访者无法区相似照片的差别优劣而选择全部

保存。
4. 2. 3　 个人心理层面

本研究发现在个人心理层面,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置因素包括行为回避( B5) 和人类习性

(B6)。
行为回避指个体试图阻止、逃离或减少与数字信息相关的负性刺激接触的心理。 其中,回避分类

(A14)指个人对数字信息分类组织抱持着不主动、拖延等回避心理。 个人回避数字信息分类是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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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受访者表示通常不会在数字信息获取或创建之初就明确分类,而
是在积累一段时间后才进行分类,有的甚至一直没有分类。 回避删除( A15)指个人对删除清理数字

信息抱持着不主动、拖延等回避心理,这会导致数字信息越积越多,过时或不需要的信息继续占据数

字空间从而加剧数字杂乱。 回避杂乱(A16)指个人低估或忽视数字信息纷繁杂乱的心理,这与传统

囤积行为研究的“杂物堆盲症”现象类似,数字信息领域也存在不少“数字杂物堆盲症”,通常低估或

忽视数字杂乱的存在。 此外,个人回避焦虑情绪( A17)也是其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学

者认为囤积是一种防御机制,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不利因素(如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的影响[31] 。
近二三十年急剧变化的信息环境一方面激发了囤积信息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让人心生空虚和焦

虑[32] 。 由于缺少对人与信息、技术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有些人选择通过囤积数字信息来填满内心

空虚、缓解焦虑情绪,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人类习性指人类长久以来普遍具有的、外界难以改变的心理感知特性及行为趋向,包括记录保存

(A18)、喜爱免费(A19)和为未来做储备(A20)。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习性是笔者自行归纳总结的概

念类属,灵感源于舍恩伯格关于遗忘与记忆关系的论述。 他认为在前数字时代,遗忘是常态,为了对

抗遗忘人类不断尝试用本能、语言、文本和介质等保存和记录信息。 本研究认为,人类记录和保存数

字信息的习性是其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录保存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追求,数字时代

让记忆、记录和保存更加容易[27] 。 此外,大量免费的数字内容极大刺激了数字信息囤积行为。 几千

年来,个人获取和保存信息的成本高昂,而数字时代使信息可以几乎零成本地被复制、下载、分享、获
取和存储,个人囤积数字信息的成本趋近于零。 最后,人类为未来储备数字信息是其数字囤积行为的

重要原因之一。 为未来储备物品是人类习性,如储备粮食以待邦用,疫情期间囤积口罩等,有心理学

者撰文分析新冠疫情下的囤积现象以及为什么囤积物品是人类习性[33] 。 VUCA 时代① 的复杂、模
糊、多变和不确定性使个体为谋求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可持续,为未来储备数字信息显得尤为重要,但
很多时候可能产生数字囤积行为。
4. 2. 4　 个人感知层面

在个人感知层面,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置因素包括感知控制(B7)、感知责任(B8)和数字存储

感知(B9)。
感知控制指个体对属于自己的数字信息的感知控制程度,包括渴望占有的程度( A21 信息占有

欲)、对失去数字信息后果的评估与感知(A22 失去之后果)、对删掉数字信息的害怕程度( A23 害怕

删除)。 首先,个人的信息占有欲会诱使其大量获取和保存数字信息并很少删除,产生数字囤积行

为。 图片社交网站用户对网络图片的占有现象中即存在虚拟囤积趋势,用户在账户中保存了大量数

字图片,也不想删除所存图片,并认为已保存的数字图片属于他们自己[34] 。 有图情学者将这种数字

占有定义为个体识别为自己的数字物品,并指出数字囤积研究还不够,虽然现有的囤积研究适用于数

字占有,但未来仍需开发新的数字囤积测量方法[35] 。 其次,失去数字信息的后果感知也会影响数字

囤积行为。 不少受访者表示,失去(包括删除、能获取而未获取)某些数字信息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也

是他们囤积数字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害怕删除数字信息也可能导致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害怕删除数字信息类似错失恐惧,无论是数字囤积还是实物囤积,恐惧都是一个巨大诱因[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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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责任指个体在与数字信息交互过程中感知到的与数字信息相关的责任。 传统的囤积行为研

究表明,个人对物品的责任感知是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36] 。 同理,个人对数字信息的责任感知

也会影响其数字囤积行为。 其中,职业要求(A24)指个人工作中与数字信息相关的规定,工作情境下

员工因职业要求、组织规定而囤积数字信息的现象比较常见,尤其是那些承担数据保护责任的员

工[9] 。 自我发展(A25)指数字信息对自我发展至关重要,对某些人来说,数字信息的积累和囤积对自

身发展意义重大。 除数字时代的科研人员外,摄影爱好者、自媒体和短视频创作者亦然,他们需拍摄、
创作、保存和编辑大量素材,除了原始内容,还包括二次加工内容,对这些数字信息负责就是对自身发

展负责。 妥善保存(A26)指个人对数字信息本身负责,保持数字信息妥善无恙。 虽然相对于纸质信

息等传统信息形态,数字信息在抵御物理风险和老化上具有优势,但是依然要积极采取措施(异地备

份、数据迁移、存取设备更新升级等)以保证数字信息妥善无恙,这可能会引发数字囤积。
数字存储感知指个体对数字存储成本( A27)、数字存储空间( A28)和数字存储优势( A29)等的

感知。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与数字存储设备、技术和空间密切相关[37] 。 在个人用户领域,数字信息

保存和备份的经济、时间等成本不断降低,刺激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尤其是个人云存储使个体数

字囤积行为成本接近于零,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云空间可能变成“虚拟垃圾池”。 许多人把文件、照
片等“丢”进“云”里就很少再回看了,时间久了就都忘记了,过期的、没用的、不再需要的数据信息堆

积在那里,就变成了虚拟垃圾。 此外,数字存储空间大小会影响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影响个人如何

处理和保存数字信息。 当数字存储空间较大时,个人更易出现过度获取和难以删除数字信息的情况,
甚至导致数字空间杂乱无序。 许多受访者都谈到了数字存储与传统存储方式的比较,指出数字存储

的优势是其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人在丢弃杂物过程中觉得直接扔掉又舍不得,所以

把要扔掉的东西都拍照或扫描,于是积攒了许多“数字版本的杂物”。
需要说明的是,在“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概念中,囤积行为指向的对象是数字信息 / 数字数据,

个人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互联网和云存储等设备和技术进行存取。 如果是公共信息空间上的

信息,则不能算作是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 但当个人采取了特定行动,如下载音乐到手

机,此时原本的公共数字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个人的数字信息。 这里的“个人的信息”并

非个人拥有数字信息所有权 / 知识产权,而是指它从公共信息空间进入了个人信息空间。 个人囤积的

数字信息来源主要有四类:公共信息空间、自己的作为、自己的不作为以及第三方分享等(见表 3)。

表 3　 个人囤积的数字信息来源

潜在来源 说　 　 明

公共信息空间(主要是互联网)
下载 / 保存文献、文档、音乐、视频、电子书、应用程序到本地;关注 / 订阅公众

号;网页收藏、微信收藏等

自己的作为 创建 / 生成文档、拍摄数码照片、录制视频、备份等

自己的不作为 不删除、不清理、不管理个人数字信息空间(如收件箱)

第三方 分享、传递给自己的文件资料、数字内容等

综上所述,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涉及心理学、数据科学、行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多学科领域,受
到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和影响。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在大数据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可视为个体

与数字信息、数字设备 / 平台交互的结果。 随着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的深化、数字存储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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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数字化记忆的兴起,个体收集和累积数据信息的规模、类型和速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
数字占有、认知偏差、回避心理和情感依恋等因素激发了虚假的信息需求,个体信息处理能力发展与

数据资源意识的觉醒亦不匹配,进而导致个体过分重视数字信息获取、保存和积累,却极易忽视数字

信息整理、删除和清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日益普遍。

4. 3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后续影响

传统的物理囤积相对容易察觉,因为物理囤积的对象和影响一般能用感官直接感知。 而数字囤

积不易察觉,隐藏在个人的数字信息空间(电脑、手机、电子邮件帐户、云盘 / 网盘等)中,可能连自己

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数字囤积问题,遑论他人。 随着社会越来越依赖技术来运作和完成日常任务,数
字囤积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困惑和焦虑的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研究的来源[38] 。 通过用户访谈和扎根

分析,本研究发现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后续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信息安全、要素生产力和心理

健康。
首先,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威胁信息安全( B13),如个人隐私风险( A42)、组织信息安全

(A43)及云端数据安全(A44)等。 个体囤积的数字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私人信息,如电子邮件、数字照

片、社交网络好友及记录、电子文档等,如果这些数字化的私人信息被组织或他人滥用,那么个人信息

权利和隐私安全将陷入危险。 在数字网络和大数据时代,数字信息相比传统媒介信息更易遭受侵害。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在生活情境下可能增大个人隐私风险,而在工作情境下,员工个人的数字囤积行

为可能威胁组织的信息安全。 调查发现 62%的办公人员和 82%的 IT 决策者自认为是数据囤积者,如
果组织中形成了数字囤积文化,可能威胁组织的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39] 。 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使

用云存储服务来保存和备份照片、文档、视频等数字内容,这些数字内容通常规模庞大、回看和使用频

率不高;有些人甚至同时拥有好几个云存储账号,近乎无限的存储空间让人忽视了数字信息分类和整

理,个人云存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数字囤积的工具,固然便利了工作和生活,但也存在一定的数据安

全隐患。
其次,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降低要素生产力(B14),包括对信息系统运转( A45)、做事效率

(A46)、信息使用便利性(A47)以及时间与任务管理( A48)的损害。 当个人囤积的数字信息达到一

定程度,势必影响所在信息系统正常运转,如桌面保存过多图标增加了电脑响应时间,手机可用存储

空间不足延缓了系统速度。 数据信息的大量累积和堆积杂乱会影响工作效率,使查找文件变得困难

并增加完成任务的时间。 如果个人数字空间中的信息能被及时有效地组织和清理,将大大提升信息

使用和重用的便利性。 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而数字信息、数字存储似乎是无限的。 数字信

息背后是时间、任务或事项,当人们着迷于数字信息获取、保存和累积时,也在消耗着宝贵的时间、错
过更有价值的任务。

最后,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危害心理健康(B15),如让人心烦意乱(A49)、增加焦虑(A50)和

心理负担(A51)等。 纷繁复杂的数字信息会分散注意力,耗费心力和脑力。 如受访者 P7 表示,“直观感

觉的话,信息太多肯定心里比较烦,影响心情。”此外,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会带给人

压迫感,使压力和焦虑程度上升。 这与之前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数字囤积对个人压力具有显著负面影

响[11] 。 不少受访者表示,个人囤积的数字信息反过来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 如受访者 P18 谈到,“我

发现很多下载的书都没有再接着听了,那我觉得这几十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心理负担……”
数字时代、大数据环境为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使个人的数字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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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相对普遍却隐秘,对一般人来说,这种行为及其影响是可控的。 但是,如果个人放任数字囤积行

为发展,长期对数字信息内容和个人数字空间缺乏有效控制和管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将异化为病

理性的数字囤积障碍,对个人身心健康、生活和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产生、获取和保存数

字信息内容固然重要,后续的管理过程(如分类、组织、回看、删除、转存、使用和重复使用等)也很重

要,这些过程像链条一样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对于人们应对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

囤积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数字囤积挑战、消减数字囤积后果是图书情报学科应该研究解决的重

要课题,无论是面向机构信息管理还是面向个人信息管理都很重要,对于实现数据有效存储和利用、
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为将来的理论模型检验和实证

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下方面。
(1)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基本特征包括数字信息的过度获取、删除困难和堆积杂乱。 大数据时

代和泛在数字信息环境下,个人获取和累积了大量数字信息内容,因为担心错过重要的数字信息,倾
向于尽可能多地保存遇到的信息。 同时,个体普遍认为删除数字信息的各方面成本太高,往往因过于

麻烦而懒得删除、忘记删除或被动删除。 通常对于获取或创建的数字信息采取自然堆积的做法,缺乏

有效的管理,致使数字信息杂乱无序、不易查找。
(2)情感依恋、实用价值、感知控制等九个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前因,共同影响着个

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产生和发展。 进一步归纳后发现,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发生的原因大致包含以下

四个方面:一是在数字信息的价值层面,数字信息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如证明价值),而且具有情感价

值(如回忆纪念价值),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二是个人的信息处理缺陷,包括

信息分类缺陷和信息决策缺陷,这些范畴都来自传统的囤积行为研究,在数字囤积情境下依然适用,
影响着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三是在个人心理层面,行为回避(包括回避分类、回避删除、回避杂乱、
回避焦虑情绪)和人类习性(包括个人在记录保存、免费存储、为未来做储备方面的习性)也影响着个

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四是在个人感知层面,个人对数字信息的控制感知(例如对失去数字信息后果的

感知)和责任的感知(例如对数字信息妥善保存的职业要求),以及个人的数字存储感知(包括数字存

储空间、成本和优势)共同影响着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
(3)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的潜在后果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要素生产力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会威胁信息安全,包括个人隐私安全、组织信息安全和云端数据安全。
其次,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降低要素生产力,包括影响信息系统运转、降低做事效率、妨碍信息使

用便利性、影响时间与任务管理。 最后,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危害心理健康,体现为过多的数字

信息、数字杂乱和数字信息删除让人心烦意乱,增加人的焦虑、压力和心理负担。
综合考察发现,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是图书情报学科的重要课题,具有鲜明的图情特色,其

在图情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用户信息行为方面,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涉及用户、
数字信息、数字存储设备 / 平台的交互,且与数字信息的获取行为、保存行为、删除行为紧密相关;二是

个人信息管理方面,包括个人信息管理策略、个人信息管理系统设计、软件数据管理功能优化、数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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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组织方式等内容;三是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方面,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存在重获取、重积累、轻整理、
轻使用、轻删除的现象,需要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信息管理以消减数字囤积;四是数字素养教育方面,通
过数字素养教育可以提升用户的数据管理能力并培养健康的数据价值理念,进而帮助社会公众应对

数字囤积挑战、享受美好数字生活。 以上四个方面既是图情领域的传统优势研究方向,也是个人的数

字囤积行为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重点关注大数据环境下愈加凸显的数字囤积现象,聚焦不同群体、特征和情境下的个体的

数字囤积行为。 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相关研究的主题、方法及特征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数

字囤积行为展开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构建了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理论模型,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

样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性解释,从图书情报和信息管理学科视角揭示中国本土情境下的数字囤积现象,
探究数字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模式。

5. 2　 研究启示

完成本研究的过程与本文研究的主题有些相似,就像是一个数字囤积与应对数字囤积挑战的过

程。 本研究或许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带来一些启示与思考。
(1)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 对个人而言,信息、技术应该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成果和

工具,人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但随着信息泛滥、技术爆炸,信息和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开始反

噬人类,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症” “癖” “瘾”越来越多,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数

字囤积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信息(技术)疾病”还有信息焦虑症、信息饥渴症、信息综合症、
信息癖、信息成瘾、技术成瘾、数字成瘾、无手机恐惧症等。 希望本文能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

境,思考如何处理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
(2)数据信息的价值与意义。 大量囤积的信息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只有经过加工处理转变

成知识才有价值。 根据信息价值链,囤积的数据和信息并不会自动内化为人的知识、变成解决问题的

智慧。 从数据、信息到知识、智能(情报)的转化不会自动发生,这个演进过程“需要人的能动认识,需
要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实现” [40] 。 信息积累固然重要,但囤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占
有资料并不意味着掌握知识[41] 。 在调研中笔者也发现,人们保留的数字信息越多,回看和使用的可

能性就越小,很多时候这与保存和囤积数字信息的初衷不符甚至相悖,数据信息被束之高阁而其价值

无从发挥。
(3)数据信息映射的生活和人生。 人所拥有和占据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的延伸,是生活

和人生的映射。 对待数据信息的态度反映了生活和人生态度,数字信息的杂乱无序可能意味着个人

生活的杂乱无序。 在管理物品或信息时,被管理的不单单是物品或信息本身,还包括时间、事务甚至

生活和人生[42] 。 不少受访者也提到了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数字囤积、人与信息(技术)关系的影

响。 当人把更多时间花在智能设备或数字网络上,接受不同信息内容的“狂轰滥炸”,可能会陷入数

字信息的“泥淖”,影响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忘记了创造和使用智能设备或数字网络的初衷本是服务

于人、造福于人,而非绑架和奴役人。

致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环境下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机理分析与实证

研究”(项目编号:7210422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的知识组

织与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7142010702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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